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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晚明商业出版中产生了一批由书商书坊刊刻的明代别集评点著作。因流通中发生
的改写、翻刻等情况，这些评本时常存在 “一书多本”现象。在评本制作环节中，书商从对
别集的选择到“增添”“删削”的编刻方式，都充满了谋利的考量。在对阅读主题的呈现上，
坊刻别集评本也充分利用各体裁特征，以 “奏疏 +评语”的方式讲解本朝人物故事，以 “名
家诗文 +评语”的方式提供文学知识，以“时兴小品文 +评语”的方式展示旅行游记等文化
信息，迎合了晚明底层文人读者的阅读消费需求。总体来看，书坊生产的这类别集评本自身
的“经典”属性已逐渐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坊肆书籍的 “时俗”特征，这是晚明大众阅读文
化繁荣的具体表征。
关键词 晚明书坊 别集评点 一书多本 评本制作 时俗阅读

在晚明社会，评点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书籍编纂与出版方式。晚明书坊曾产出大量的评点书籍，
其目标读者是底层文人群体。而大众阅读的兴趣与方式，正是明代书籍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主要
包括两个分支: 一是南宋古文评点、刘辰翁系列评点在晚明的传播研究; 二是以更大体量存在的明人
评点研究。对于后者的研究，长期以明人评点《诗经》 《史记》 《世说新语》等经、史、子部古籍与
《水浒传》 《西厢记》等小说、戏曲作品为重点，即便涉及集部著作，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 《楚辞》
《唐诗选》等总集上①。相比起来，由晚明书坊刊行的明人评点明别集，是目前较少被注意到的一批文
献材料。
坊肆明人评点别集分为明前别集和明别集两种。前者中，评者与别集作者多为最富盛名的诗文大

家，如李梦阳评《孟浩然诗集》、郭正域评《杜子美七言律》、茅坤评《欧阳文忠公文钞》等，这类评
本的商业价值源于别集自身的文学经典属性，评语也以传统文法批评为主。与之对比，后一类明别集
评点并非出于“贩卖经典”的目的，这些评本虽多署作名家品评，但实际主导者大多是书商。他们在
利益驱动下，用娴熟的商业模式制作别集评本，并在这类雅文学作品中提供当时社会流行的阅读话题，

以满足底层文人的购书喜好。从这一角度来看，探究和讨论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制作、流传和接受等问
题，对增进晚明图书出版文化的微观认知具备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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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明人坊刻评点的研究，参见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 ( 《文学评论》2007 年第 1 期) 、朱万曙
《明代戏曲评点研究》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潘建国《凌濛初刊刻、评点〈世说新语〉考述》( 《上海师范大学
学报》2004 年第 5 期) 、高津孝《明代评点考》“史书与评点”一节 ( 潘世圣等译《科举与诗艺: 宋代文学与士人社
会》，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1—137 页) 、罗剑波《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 《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
第 3 期) 、胡琦《词章趣味与经典重置: 以〈檀弓〉批点为中心》 ( 《文学遗产》2017 年第 4 期) 等。此外，余祖坤
《古文评点向清代别集的渗入及其文学史意义》( 《文学遗产》2019 年第 5 期) 、李由《商业化运作与南宋古文评点的演
变》( 《文学遗产》2021 年第 4 期) 两文对评点与商业出版的关系有专项探讨，也值得参考。



一 一书多本: 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版本流变与实态

晚明书坊生产和刊行的明别集评本，除传统界定的别集外，还包含一部分别集丛编评本。虽然在
今天看来，后者应当归属于总集类目，但它们均以作家个人别集为装订刊刻单位，在评点旨趣和传播

路径方面也与传统别集评本无异，因而也须纳入讨论范畴。依据以上标准，检索明代文献目录和丛书，
可统计出现存明别集坊刻评本至少有如下三十五种①:

［表 1］ 现存明别集坊刻评本

评本类型 现存评本

明别集单刻评本 书商伪托名家评点

1. 署名李贽评点: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二十卷;
《张文忠公奏疏抄》四卷;
《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四卷;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
2. 署名徐渭评点:
《徐文长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
《徐文长评于节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三卷;
《徐文长评选杨椒山集》四卷。
3. 署名锺惺评点:
《王文成公文选》八卷;
《刘文成公全集》十二卷。
4. 署名袁宏道评点:
《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四卷;
《徐文长文集》三十卷。
5. 署名汤宾尹评点:
《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空同文选》五卷;
《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五卷;
《新锲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四卷;
《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南明文选》四卷。
6. 署名王世贞评点:
《评林新锲甔甀洞稿文类》二十卷，《诗集》六卷。
7. 署名屠隆评点: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
8. 署名祝世禄评点:
《石林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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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三种明别集评本暂不列入统计: 1. 署名谭元春评点释慧秀《谭友夏先生评订秀野轩集》十二卷，此集实无
评语; 2. 陈嘉兆、丁允和评点陆云龙《翠娱阁近言》四卷，此集虽由书坊峥霄馆出版，但具备私家评点性质; 3. 沈际
飞评点汤显祖《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三十卷，目前暂无法确定沈际飞是否为书商。



续表

评本类型 现存评本

明别集单刻评本

书商评点

文人评点，书坊刊印

《宗伯集》六卷;
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合集》文十一卷，诗五卷， 《附录》
一卷。

周镳评张明弼《评琴张子禅粟粖》二卷;
张采、周钟评张溥《七录斋集》六卷，《论略》一卷;
朱之臣评杨锵《生绿堂文集》六卷;
潘拱宸评茅坤《茅鹿门文集》八卷;
谢廷赞评黄道周《骈枝别集》二十卷。

明别集丛编评本

署名李贽评点《三异人集》二十二卷，《附录》四卷;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二十八卷;
署名徐渭评点《三异人文集》二十三卷;
署名汤宾尹评点《四大家文选评林》十八卷;
署名李廷机评点《新刊翰林批选三先生文粹评林》 ( 卷数不明) ;
陆云龙评《皇明八大家集》十六卷;
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

上表所列的明别集坊刻评本中，有一部分存在因版本流变而出现的 “一书多本”情况。晚明商业
出版中，经常因改写、翻刻、分散流传等因素而导致同一种书籍出现文本变貌。郭英德先生最早在中
国古代通俗小说研究中以 “一书各本”来概括这种外在版刻样式和内在文字旨意存在差异的现象。明
别集坊刻评本与通俗小说的传播环境相近，因此也有类似现象。但较之后者 “不同版本正文文字内容
歧异纷呈的复杂情况”①，明别集评本的变貌只是更改了署名或者是图书的外貌样式，故而以 “一书多
本”稍作区分。在书籍流通领域，其最常见的情况有两种: 一是由丛编本刊行逐渐演变为各种别集分
别刊行; 二是卷数、版式有所调整的坊刻本取代原有的私刻本。
“明别集丛编评本”中多存在第一类情形。署名李贽评点的 《三异人集》为其中典型代表，其余
如同样署名李贽评点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 《张文忠公奏疏抄》
《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署名汤宾尹评点的 《四大家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空同
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
南明文选》，也存在丛编本与单行别集在流通过程中的分合关系。《三异人集》二十二卷、《附录》四
卷是万历书商俞允谐刊刻的方孝孺、于谦和杨继盛三人诗文选合集，署名李贽辑评，现存明俞氏求古
堂刻本。该丛编评本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李卓
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四卷这三种单行版本。丛编本 《三异人
集》二十二卷包括《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李卓吾评选杨椒
山奏疏》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诗集》一卷、《李卓吾评选杨椒山文集》一卷，《附录》四卷为
“李卓吾评方正学卷之一”“李卓吾评于忠肃卷之二”“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三”“李卓吾评杨椒山卷
之四”。三种单行本重新翻刻时，编订方式为: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将原 《附录》“李卓吾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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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 《文学遗产》2005 年第 2 期) 中，以《水浒传》的“文简事繁
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四类情况说明了通俗文学的“一书各本”现象。相比起来，明别集
坊刻评本中并没有如此复杂的版本变貌。



正学卷之一”列为卷首; 《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将原 《附录》 “李卓吾评于忠肃卷之二”列为书后
《附录》一卷，新《附录》卷端首行题“李卓吾评于忠肃”，剜去原本 “卷之二”字样; 《李卓吾评选
杨椒山集》四卷四册，前两册分别对应《三异人集》中《李卓吾评选杨椒山奏疏》一卷、《诗集》一
卷、《文集》一卷的内容，第三册收原 《附录》“李卓吾评杨椒山卷之三”，第四册收原 《附录》“李
卓吾评杨椒山卷之四”，成为新的四卷本。由此可知，三种单行本都应是独立编纂、刊刻、流传的，而
非从《三异人集》中直接分出，因此属于“一书多本”。此外，署名徐渭评点的《三异人文集》《徐文长
评选方正学文集》《徐文长评选杨椒山集》《徐文长评于节闇集》四种，也是李贽评点《三异人集》的衍
生版本。将明刻本《徐文长评于节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三卷 ( 以下简称“徐本”) 与
明吴山俞氏文房本《三异人文集》二十二卷 ( 以下简称“三异人本”) ，明刻本《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
卷、《附录》一卷 ( 以下简称“李本”) 进行比对，三者版式相同，均为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
单边，单鱼尾。卷内正文、评语、行间圈点及卷首署名“吴山俞允谐汝钦阅”均相同。但徐本较其他二
本的区别有七点: 1. 徐本卷前无序文，三异人本、李本卷前均有序。2. 徐本正文卷端题“徐文长评”，
其他二本卷端题“李卓吾评”。3. 三异人本、李本版心上方书口处镌“李卓吾评”，徐本相应之处为空
白。4. 徐本《奏疏》卷四首叶首行空三格题“评于节闇奏疏卷之四”，三空格处有刻字被剜去的痕迹;
三异人本和李本在此处为“李卓吾”三字。5. 三异人本、李本《文集》一卷中，目录与正文顺序不一
致，目录最后一篇为《进龙马表》，而实际载文为《绿筠书舍记》; 徐本目录与正文一致，其修改方式是
将三异人本、李本第七叶《绿筠书舍记》作为第二叶，原页码“七”涂写为“二”，原第二叶页码改为
“又二”。6. 三异人本、李本《文集》卷末均镌“李卓吾评于节闇文集终”字样，徐本无。7. 徐本较其
他二本，每叶书口下多出刻字数目。结合此七点可知，徐本与三异人本、李本有密切关系，是署名李贽
评点《三异人集》的衍生版本。至于徐本署名为什么会从“李卓吾”更改为“徐文长”，已有学者指出
可能与万历时期官方禁毁李贽书籍有关①，但也不排除是受徐渭在晚明时期声名不断扩大的影响。
书坊对原私刻本的重新编刻，属于 “一书多本”的第二类情形。万历时期，王学左派思想流行，

署名李贽评点的王畿别集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② ( 以下简称 《语录钞》) 即有明
万历间刻本，明万历间吴可期、吴可善刻本，明万历间尚论斋刻本，明苏州阊门刻本等四种版本。经
比勘，四种版本版式均相同，卷端均题 “新安后学吴可期、吴可善校正”，卷一首叶版心下方均有
“秣陵杨应时书，梅仕见刻”的署名。由此推知，它们应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是在书坊中不断重印
而成的。多种版本的存世证明了该书畅销的事实，但这部颇受欢迎的书籍并非李贽评点王畿文集的原
书。实际上，万历二十七年 ( 1599 ) 何继高主持刊刻的 《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才是真正的初刻
本。何继高 ( 1548—?) ，字汝登，号泰宁，浙江山阴人，万历十一年 ( 1583 ) 进士，官至江西右参
政。何氏与王畿为山阴同乡，均服膺阳明心学③。李贽《龙溪先生文录抄序》云: “泰宁视龙溪为乡先
生，其平日厌饫先生之教为深，熟读先生之书已久矣，意欲复梓行之，以嘉惠山东、河北数十郡人
士。……而命予圈点其尤精且要者。”④ 可知何氏刊刻文集并请李贽评点的动机在于宣扬龙溪学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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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梁容若《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李贽于万历三十年在通州下狱自杀，著作被禁止，书贾才改头换
面，假徐文长之名以便销行。” ( 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381 页)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七“《龙溪语录》八卷”条: “是编虽名语录，实即畿之文集，前有李贽

《序》，谓之《龙溪集钞》，盖又经贽所品定也，合是二人以成此书，则书可知矣。” ( 中华书局 1965 年版，下册，第
1588 页)

参见陶望龄《歇庵集》卷一〇《江西布政司参政泰宁何公行状》: “ ( 何继高) 后官南京，讲学定林，明心性
之说。” ( 张昭炜主编，李会富编校《陶望龄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中册，第 593 页)
李贽《李氏焚书》卷三《龙溪先生文录抄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 1998 年版，集部第 140 册，

第 257 页。



后世书目对此本缺乏记载，如 《四库全书总目》就仅存 《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而不录九卷本。
两书存世版本的多寡说明，应是在原九卷本获得社会关注后，书坊迅速捕捉商机，多次重复刊刻并发

售，价格低廉和较易购买的优势使得坊刻本逐渐取代初刻本，成为了通行版本。此外，崇祯十五年
( 1642) 刊刻的《石林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与《语录钞》也是“一书多本”的关系。石林
是祝世禄 ( 1539—1630) 的别号，世禄字无功、延之，江西德兴人，万历十七年 ( 1589) 进士，官至南
尚宝司卿，师事耿定向，万历末曾在徽州、南京讲学。该书署名从“卓吾先生”改为“石林先生”，应当
仍与李贽书籍禁毁有关。王畿别集评本先在万历时期被书坊重复刻印，再到崇祯时期改变署名后继续刊
刻出版，《语录钞》系列版本真实还原了“良知现成”思想在当时的流行度。
除讲学书籍外，提供学识信息的别集评本也是书坊热衷刻印的种类，同样存在 “一书多本”的第

二类情形。以《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为例①，该书的初刻本是王穉登 《谋野集》十卷，由郁文周
私家刊刻，无评点。郁文周，字文叔，南直隶江阴人，出身望族，与王穉登交好②，万历间官至福建
长乐知县，后以疾去职，卒于家。《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是书坊在郁氏十卷本的基础上重新编选
并伪托屠隆评点的新的王穉登别集读本。此坊刻评本一经问世，便颇受欢迎，因而也被多家书坊重复
翻刻，成为流行度最高的版本系统。以现存明万历四十四年 ( 1616 ) 书林熊稔寰刻本、明程德符刻
本、明熊云滨宏远堂刻本及明溧阳张氏学钓亭刻本四种版本为例③，它们的行款版式均为半叶十行行
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单边，眉上、行间镌评，正文和评语也都相同。细微区别在于: 1. 熊稔寰本，
无鱼尾，无栏线，双节版，有眉栏，卷首有屠隆 《谋野集序》，卷四末镌 “万历丙辰春正月，书林熊
稔寰重梓”牌记。2. 程德符本，单鱼尾，无栏线，版心镌 “谋野集”，卷首有屠隆 《评释谋野集题
辞》、冯时可《谋野集序》、郁文周题辞，卷四末镌 “新安程德符甫校梓”。3. 熊云滨本，单鱼尾，无
栏线，封面镌“镌屠赤水评释，宏远堂熊云滨重校梓行王百谷《谋野集》”，卷首有屠隆《评释谋野集题
辞》。4. 张氏学钓亭刻本，书名为 《新镌赤水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单鱼尾，双节版，有眉栏，封面镌
“屠赤水评释王百谷《谋野集》，溧阳张氏学钓亭重梓”，版心镌“评释《谋野集》”，卷首有郁文周题辞。
可见，《屠先生评释谋野集》系列版本也属于书坊不断重刻畅销书籍所导致的“一书多本”现象。
总体来说，明别集坊刻评本中的“一书多本”现象，再次证明了古代书籍流通的复杂性和不稳定

性。但较之通俗文学作品直接生成于坊肆，明别集坊刻评本的 “一书多本”反映了在晚明印刷繁荣的
背景下，原先常由官方或私家刻印的雅文学别集评本是如何被纳入书坊刊刻范围的。综合参照各别集
评本的“一书多本”现象，可以对图书生产与流传的历史现场及其影响因素 ( 社会潮流、图书政策、
流通散佚等) 有更清晰的了解。

二 趋名与增删: 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编刻策略

作为图书商品，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出版目的是谋求经济利益。书商对如何制作一部受欢迎的别集
评本有精心的考量，具体表现在选取评点对象和增删文本正文、评语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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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评语以注音释义为主，是一本提供学识信息的读本，参见后文考论。
蒋以化《纪郁文叔》: “文叔讳某，余邑宦族，占籍江阴，余羡其孝廉时绝不与家门琐尾，日受夫人廪饩半两为

灯火资，文叔别无事，惟父子相对工铅椠而已，忽夫人捐背后，入长干觅秦楼丽人徐翩翩。”(《西台漫纪》卷三，《四库
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242册，第106页) 王穉登《答郁文升》: “足下佳儿佳妇且有贤孙，此世界
独于文叔无少缺陷。”( 王穉登撰，屠隆评《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三，明熊云滨宏远堂刻本，第 17b—18a叶)
王穉登撰，屠隆评点《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卷版本情况较为复杂，本文仅引用四种来源清晰的版本例证，

分别为: 1.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四年书林熊稔寰刻本; 2. 国家图书馆藏明程德符刻本; 3. 国家图书馆藏明熊云滨
宏远堂刻本; 4.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溧阳张氏学钓亭刻本。



书商以何种标准选择其所要刊刻的别集? 综观现存评本，可知大多是公卿名臣和文坛才士的别集，

但也存在如杨锵《生绿堂文集》等次要作家的别集。检索相关书序和周边信息，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脉
络: 万历时期是书坊刊印明别集评本的肇端阶段，首选最富声名的人物; 发展至天启、崇祯时期，选
取范围更趋广泛，凡有一定名声的明人，其文集皆可能被书坊刊行。
坊肆刊刻明别集评本，最先选择的是“忠”“文”方面的代表人物。刘基、方孝孺、于谦、王守仁、

杨继盛、张居正、赵贞吉和杨慎、徐渭、李梦阳、唐寅、王世贞等一批名臣才士都有坊刻评本流传。已
知刊印于万历时期的《三异人文集》《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大家文集》《四大家文选评林》《袁中郎先生批
评唐伯虎汇集》《徐文长文集》《屠先生评释谋野集》无一不属于此类情况。书商的选取动机在于，这类
人物具备最广泛的读者基础，社会对于他们的精忠节义和文学才华十分崇拜。其中《三异人集》和《徐
文长文集》更以“异”作为卖点，前者所收《皇明三异人传》序云: “三人从容不屈以死，是之谓真圣
贤、真佛菩萨、真名士，二百年来罕生三异人，诚前古所未有也。”① 后者序云: “古之异人不可胜数，
予所知当世如桑民悦、唐伯虎、卢次楩与山阴之徐文长其著者也。唐、卢俱有奇祸，而文长尤烈。”②

两序强调了别集对象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书商借其旷世忠义之异或经历遭遇之异，吸引读者消费。稍
后的启祯时期，陆云龙评《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朱之臣评杨锵《生绿堂文集》等更多文人别
集进入书坊刊印的范围，这一转变的原因虽没有直接文献材料可供说明，但大致应是出版图书种类增多、
竞争扩大所致。崇祯书商陆云龙的一则广告启事于此可作旁证:

一、刊《行笈二集》 ( 征名公制诰、奏疏、诗、文、词、启、小札)。
一、刊《广舆续集》 ( 征各省直昭代名宦人物)。
一、刊《续西湖志》 ( 征游客咏题嘉、隆后杭郡名宦人物)。
一、刊《明文归》 ( 征名公、逸士、方外、闺秀散逸诗文)。
一、刊《皇明百家诗文选》 ( 征名公、逸士、方外、闺阁成集者)。
一、刊《行笈别集》 ( 征名公新剧、骚人时曲)。
一、刊《型世言二集》 ( 征海内异闻)。
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 陆云龙 《翠娱

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征稿启事”，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六年 ［1633］峥霄
馆本)

此则启事兼具广告和征稿的双重目的。从小字征稿内容可以看到，在崇祯时期，陆氏书坊刊印明别集
的范围已扩展至名公、名宦、逸士、方外、闺秀等更广泛的群体。或许在存世文献以外，明末的出版
市场上还有更多明人别集评本在出售和流通。
选定刊刻对象后，书商便开始编刻评本。在此环节中，伪托名家评点的别集评本最具备研究价值。

晚明伪刻风气盛行，时人记载: “书坊假中郎名刻书甚多。”③“但借名字，便尔称佳。如假卓老、假文
长、假眉公，种种诸刻，盛行不讳。”④ 现存署名名家评点的评本大多是此风气下的产物⑤，它们的实
际操作者是文学水平一般的书商。书商出于谋利的目的假托时贤评点，并在具体制作过程中运用 “增
添”和“删削”这两种方式: 一是增加书本的附录内容或从他书摘抄评语以呈现丰富的卖点; 二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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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4 页。
黄汝亨《徐文长文集序》，徐渭《徐文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45 册，第 4 页。
袁中道撰，步问影校注《游居杮录》卷一〇，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1 页。
醉香主人《题卓老批点〈西厢记〉》，吴毓华编著《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5 页。
关于晚明坊刻本作伪的事实，学界已有广泛共识，其中徐艳《关于〈徐文长文集〉评点的真伪问题》( 《古籍

整理研究学刊》2006 年第 2 期) 是唯一一篇考证坊刻别集评语实系伪托的论文。



略原集正文和评语。
“增添”的方式之一是为评本正文添加附录，包括两种做法: 第一，将评本与作者其他书籍合刻
装订，如署名袁宏道评《徐文长文集》与徐渭《四声猿》合订，《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与唐
寅《唐六如先生画谱》合订，周 评张明弼《评琴张子禅粟粖》与张明弼 《琴张子萤芝集》合订等。
第二，在评本内附录关联性信息，常见的做法是添加传状、年谱等内容，现存有七种评本属于此类型:
1. 《李卓吾评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 ，首一卷中载陈纪 《正学先生
事状》、陈建《粤滨逸史》、王世贞《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兴记》等十三篇文章，均有夹评。2. 《李卓吾
评选杨椒山集》四卷 ( 天津图书馆藏明刻本) ，卷三收《杨继盛自著年谱》，卷四收王世贞《杨忠愍公
行状》及徐阶《杨椒山志铭》，均有夹评。3. 《李卓吾评于节闇集》八卷、《附录》一卷，《附录》列
《太傅于忠肃公》《授命诗》及张锡 《赞》，均有夹评。4. 《卓吾先生批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
卷前有“万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后学温陵李贽闻” ( 此部分为李贽 《续藏书·理学王公》节选) 、“附
卓吾先生《与焦弱侯书》” ( 此部分为李贽《焚书》卷二《复焦弱侯》节选) ，无评点。5. 《王文成公
文选》八卷 ( 明崇祯六年刻本) ，卷七收 《王守仁年谱》，卷八收 《年谱后录》， 《年谱后录》包括
《陆澄辨忠谗以定国是疏》《钱王诸及门等搜录先生征濠反间遗事》等文，有评点。6. 《徐文长文集》
三十卷，目录后附陶望龄、袁宏道 《徐文长传》各一篇，无评点。7. 《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
四卷 ( 明刻本) ，附录《传赞》《纪事》《外集》各一卷，《纪事》有评点。以上这些增添行为，目的
是使评本内容更加系统和丰富，得以广泛售卖。
在“增添”之外，这类坊刻读本更重要的卖点在于评语。晚明托名作伪的书商自身的鉴赏水平往

往有限，因此在自撰评语之外，还有从托名对象的其他著作中摘抄文字以生成评语的做法。坊刻本
《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便代表了这种情况。此书署名李贽评点，评语在每篇文章之后另行别出，全
书的尾评题识并不统一，有“卓吾子曰”“卓吾曰”“李生曰”“李卓吾复谑之曰”等多种，显示出坊
刻不精的特征。而评语内容按照字数多寡和喻意深浅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如 “先生真聪明，先生真盖
世聪明者”“胆欲大之语，又胜志欲大语也。能欲多而事欲鲜，此语甚有病。能即事也，多能即是多
事了，而一欲多一欲鲜，分而为两得乎”“可以见范公矣”① 等浅白评语; 另一类则是大段论述文字，
如《孝烈妇唐贵梅传》一文李贽评语:

卓吾子曰: 先王教化，只可行于穷乡下邑，而不可行于冠裳济济之名区。只可行于三家村里
不识字之女儿，而不可行于素读书而居民上者之君子。池州通判毛某非素读书而居民上之君子乎?
慈溪为县，又非毛某所产之巨邑名区乎? 今通判贪贿而死，逼孝烈以淫，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
孝烈唐贵梅宁死而不受辱，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如彼，则先王之教化亦徒矣。
卓吾子又曰: “孝烈”二字，杨太史特笔也。夫贵梅之死烈矣，于孝何与也? 盖贵梅所以宁死而

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岂其不切齿痛恨于贿嘱之商，而顾忍死以为之讳哉? 书曰 “孝烈
妇”，当矣。(《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24册，第 336页)

此篇原文记女子唐贵梅姿色秀丽，被徽州富商觊觎，后者伙同其婆母、县官逼迫其就范，最终致使唐
氏自绝于古梅树下之事。李贽评语以县官“素读书而沐教化者如此”与唐贵梅 “未曾读书而沐圣教者
如彼”，对比说明“先王之教化亦徒矣”的社会事实，揭露那些标榜仁义道德的士大夫虚伪的面目，
以此抨击伪道学。这一大段品鉴文字较之前一类简短评语，更符合李贽 “童心说”的思想主张。而两
种体量不等、内容深度不一的评语并存于全书中，意味着这些内容很可能有书商自撰和从他书中摘抄
这两种来源。通过考证，坊刻本《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中，《博南谣》《孝烈妇唐贵梅传》《樊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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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慎撰，李贽辑并评《李卓吾先生读升庵集》卷五《鼓刀中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124 册，第
375 页; 卷六《淮南子》，第 379 页; 卷一二《范文正公》，第 441 页。



跋》《季文子三思》《去丧无所不佩》《陈恒弑君》《段善本琵琶》《文公著书》《经史相表里》《伯夷
传》《食货志》《宋统似晋》《李涉赠盗》《封使君》《论诗画》《张僧繇》等多篇文章的尾评文字均与
李贽《焚书》中的作品题名及内容重合。其中《焚书》李贽评《蜻蛉谣》一段文字，坊刻本中将其列
为《蜻蛉谣》 《博南谣》两篇作品的共同尾评; 《焚书》中的 《封使君》一文，坊刻本将原文末句
“李卓吾复谑之曰: 果哉怒骂成诗也! 升庵此言甚于怒骂”① 另行别出，标为尾评。这些都印证了该评
点本确有书商从他书摘抄文字生成评语的情况。
在“增添”之外，书商还运用了“删削”的方式制作评本。在删减正文方面，仍以 《卓吾先生批

评龙溪王先生语录钞》八卷为例，将此本与《龙溪王先生全集》二十卷对校，可发现坊刻八卷本选录
的文章内容大多有所删减，如卷一《冲元会纪》删去“己酉仲秋，先生偕绪山钱子携浙、徽诸友，赴
会冲元，合凡百余人，相与紬绎参互，纪其语于左云”等背景介绍，《书进修会籍》删去末尾酬酢信
息“二子其以此义申告与尔父兄子侄，相与服膺而弗替，庶几无负于作会之意”②。这些删抹内容大多
属于原文中的次要信息。这种保留主干内容且不影响阅读流畅性的删减方式，应当是书商出于节省成
本的目的而有意为之。在删减评语方面，以张采、周钟评点张溥 《七录斋集》六卷为例，是书现存明
崇祯刻本、明崇祯吴门童润吾刻本、金陵傅少山刻本三种版本③，其中崇祯本是私刻本，童本、傅本
是坊刻本。将崇祯本和童本比对，二书版式体例均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童本中删去了崇祯本中论
“情”和讨论创作技法的相关评语。如卷一《礼质序》删去周钟 “从来论三礼废兴，无此深晓” “奋
谈著作，不觉情至”“归本德行”三条评语，《太仓州志序 ( 代) 》删去张采 “正议弘雅，足冠 《一统
志》，不为独系一邑也。篇中感慨曲折，悲作者之难、失者之易，苏子之记藏书山房犹不能及”“书之
盛衰，其论弥高，其倩 ( 情) 弥远”两条评语; 卷二 《贺鲁缝稿序》删去周评 “清峻遥深，至此已
极，然而无非情也”; 卷三《国表序 ( 代张受先) 》删去周评“言情至此，破涕为笑”，《徐锡余稿序》
删去周评“字必妍练，复有至性，矫然而出”， 《行卷荴露序》删去周评 “善读善解，神情曲至”，
《后场名山业序》删去周评“文字极锻炼，极隐博，然议正体弘，练不伤神，隐不失法”，《即山集序》
删去张评“叙事兼议论，如诉如慕”; 卷六 《泰州崔侯碑记 ( 代) 》删去张评 “义极严重，文极排宕，
蔡王碑文，不得齐辙”，《论表策说》删去张评“安整该核”，《赠大理卿制 ( 代) 》删去周评 “四六之
文，贵议论，贵丰骨，非徒华美也。天如诸作仅以酬应，而声律清和，字句香洁，其思长，其骨古，
便为韵言开辟，才真不可测也”④，等等。将以上这些删减的评语与被保留的 “天如之文，强人气骨，
正人学问，往往而然”“近日救荒，复有奇政，览此，信名篇足配巨”⑤ 等评语结合来看，可知书商在
重刻时对评语做出了有意的区别对待。删略动机存在两种可能: 一是为凸显张溥 “尊经复古”的复社
领袖身份; 二是从更简单的出版谋利角度考量，可能仅是为了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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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氏焚书》卷五《封使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40 册，第 331 页。
参见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卷一《冲元会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98 册，第 251 页; 卷二《书

进修会籍》，第 288 页。
张溥撰，张采、周钟评《七录斋文集》六卷版本包括: 1. 明崇祯刻本，参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

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03 册; 2. 明崇祯吴门童润吾刻本，附录《论略》一卷，参见《明别集丛刊》
第五辑，黄山书社 2016 年版，第 77 册; 3.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金陵傅少山刻本，附录《论略》一卷。

《七录斋文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903 册，第 510—512 页; 卷二，第 548 页; 卷
三，第 571、575、577、585、592 页; 卷六，第 654、658—659 页。另《七录斋集》卷四、卷五收录文体为寿序，童本
保留了与论“情”有关的评语。

《宋宗玉稿序》周钟评语、《王邑侯稿序》张采评语，《七录斋文集》卷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
书》，第 903 册，第 517—519 页。



三 时俗阅读: 明别集坊刻评本的当代文艺内容建构

在明代商业出版兴盛以前，别集作为名山事业，仅在文化精英阶层流行，他们互相品鉴文集，热

衷于切磋文技与播扬文名，如谢铎致谢李东阳评点文稿时说: “点铁有丹金可化，夺胎无地骨空镵。神
交更在忘言外，何限繁芜待刈芟。”① 孙绪评点马中锡文集时说: “今三子之集俱在，试取而读之，有
公之胸次乎? 使公得列庙堂，虚衷融心，和鸣国家之盛，昌言远韵，当与李、杜、昌黎下上。”② 随着
晚明图书交易的繁荣，书商将更多文学书籍列入刊印计划，明别集评本便是其中一类。在雅文学文本
和大众消费群体之间，书商找到了协调二者的方式，即结合评语，借别集中不同体裁的特性，建构大

众读者喜好的话题，具体表现是选评奏疏、年谱、行状等体裁作品以形成讲史文本; 选评名家诗文、
尺牍以提供文学知识信息; 选评时兴小品文以呈现旅游活动、书籍绘画、名人生平等流行文化资讯。
明别集坊刻评本的第一类阅读主题是讲述当代名人故事。明中期叶盛曾记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

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 ( 光武) 、蔡伯喈 ( 邕) 、杨六使 ( 文广) ，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
事甚多”③，指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是当时社会大众热衷的阅读内容。书商迎合这一世俗爱好，在刊
印小说戏曲之外，将目光投向堪为明人“言行录”的诗文别集上。前文已述，书商首选的别集刊刻对
象是明代的名臣才士，而这些人物多具备传奇色彩。书商出版这类着重收录奏疏、年谱、传状等作品
的别集评本，正是以主人公的第一手文章资料来满足大众了解名人生平故事的需求，这些作品往往详

尽记录了作家参与的政治事件，兼具时效性和故事性。选定别集后，书商再添加浅白通俗的点评文字，
原是雅文学的明人别集就变成了当代讲史读本，向大众读者呈现一段段情节生动的历史故事。
奏疏体裁是讲史类评本中最常见的作品形式。《三异人文集》卷首序云: “忠肃力量最大，是第一

等伟人。读其奏疏，不独救时，兼可垂后，可方陆宣公氏。”“忠愍之文不多见，即劾鸾、嵩二疏，上
救荒一书，激切似贾生而力量过之，如梦大舜而知乐，因讲学而进俭，可方正学。”④ 说明了该体裁的
政治垂训功能。现存评本中， 《三异人文集》 《张文忠公奏疏抄》 《李卓吾先生批选赵文肃公文集》
《王文成公文选》都广泛收录奏疏作品。以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为例，该书卷一有杨继盛 《请罢
马市疏》《请诛贼臣疏》二文，卷末总评言 “椒山以二疏遂得死所，亦以二疏竟得不死所”⑤，彰显疏
文价值。《请诛贼臣疏》中，杨氏挞伐严嵩乱政云: “臣观大学士严嵩盗权窃柄，误国殃民，其天下之
第一大贼乎。方今在外之贼，惟胡虏为急; 在内之贼，惟严嵩为最。胡虏者，犬羊之盗，疮疥之疾也。
贼嵩者，门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贼有内外，攻宜有先后，未有内贼不去，而可以除外贼者。”评者于
“严嵩盗权”处评 “好货”，于 “天下之第一大贼”处评 “狠”，于 “胡虏者”至 “贼嵩者”处评
“千古至言，更中时事”，用简明的语言痛陈诛杀严嵩的必要性。其后疏文继续描摹严嵩贪婪作恶的面
貌，云: “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络绎不绝，事无大小，惟嵩主张，一或少违，
显祸立见。”“皇上罚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 ‘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报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虽
小心躲避，嵩亦寻别本带出。”评者于 “事无大小，惟嵩主张”处评曰 “段段画出一个叛贼来”，于
“虽小心躲避”处评曰“可怜”，用通俗的语言渲染了权奸之恶; 对于杨继盛讨伐严嵩的决心，评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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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谢铎《桃溪净稿》卷二三《李宾之学士批抹拙稿赋此为谢》，《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8 册，第 232 页。
孙绪《马东田漫稿序》，马中锡《马东田漫稿》，《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 2013 年版，第 62 册，第

305 页。
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小说戏文”条，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13—214 页。
李贽《题三异人文集引》，李贽辑《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 2001 年版，第 13 册，

第 210 页。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卷一，《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13 册，第 345 页。



通过对疏中“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屡示灾变以警告”句夹评 “天上不肯饶他，椒山决不肯饶
他”① 加以附和。经由评语点缀，《请诛贼臣疏》从一篇严肃的伐文转变为对嘉靖朝忠直大臣锄奸故事
的讲解，可读性和强烈的爱憎色彩均符合普通民众的阅读趣味。除奏疏外，讲史类别集评本也多选评
年谱、传状、墓铭等类作品，与“奏疏 +评语”异曲同工。年谱、传状等正文以时间轨迹记录历史事
件的发生经过，评语则以世俗语、世俗情赏析讲解，二者组合亦具备讲史说话的功能，这类事例见于
《王文成公文选》《徐文长文集》《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纪事》等评本中。总之，奏疏、年谱附加评
语是明别集坊刻评本中的常见模式，正文如实记述当代历史事件，评语则给予精准恰当的评价，使得

别集从巍峨的庙堂之文转变为市井讲史读本，从而满足大众读者阅读历史故事的爱好。
第二类阅读主题是提供文学知识信息。坊刻书籍的消费者多是底层文人，其中多数人的学识水

平不高，迫切需要一些扩充知识储备的书籍。本朝文坛名家的诗文别集便成为天然的文学类学习范
本。书商便对这类别集加以笺释、评点，使其成为畅销书籍。署名汤宾尹评点的 《新锲会元汤先生
批评空同文选》《新锲会元汤先生批评沧溟文选评林》《新锲会元汤先生评林弇州文选》《新锲会元
汤先生批评南明文选》和署名屠隆评点的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即符合这一特点。后者是现存唯一
一部专收尺牍的坊刻别集评本。前文已提到，该书是 《谋野集》十卷的商业选集。此本评少释多，
评语多是对王穉登尺牍字音、典故的训释。卷首署名屠隆所作的 《评释谋野集题辞》说明了成书经
过和评释目的:

江阴郁文叔氏汇集而寿之木，属名《谋野》，叙甚悉也。荐绅先生、章缝髦士辈咸脍炙嗜之，
业已甚播矣，第其援事博，寓旨深，人多未易解，譬之晬盘示儿，百物具在，虽悦于目，厥心茫

如也。余雅好是集，适二三弟子时时问难，因暇拔其尤，订为四卷，择故实注其上，奥处益以训
释，令观者不烦质究，一展卷而语意豁然，无复龃龉扞格之为患，如游五都市，珍奇百货弗眩其

目，又若口尝九鼎，而滋味可勿问也。(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序”，第 1a—2a页)
序文表明，《谋野集》问世后便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作品文字较为深奥。新的选评本 《评释谋野
集》的主要作用就是“注故实”“训奥处”。换言之，四卷本实际上是原十卷本的阅读说明书。以卷一
《答江鸿胪》评释为例:

《池草篇》葱倩如春烟，不减康乐西堂 ( 眉评: 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尝于西堂思诗不就，梦
弟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以为神助) 时也。江郎笔生花 ( 眉评: 李白梦笔生花，自是才
思赡逸，又江淹梦人授以五色笔) ，信然信然。仆画龙不灵，叶君但好其丹青 ( 夹评: 叶公子高
好画龙，忽有天龙透窗，公怖甚，故云 “但好丹青”，引喻妙绝) 耳。足下过信叶君言，竿牍筐
篚，俨然临之，谓能嘘气成云 ( 夹评: 喻画非真龙也，语本韩文) 乎，误矣。左氏赋 《三都》，
得玄晏而重 ( 眉评: 皇甫谧号玄晏先生，左思赋 《三都》，世人未重，谧有重名，乃造而示之，
谧称善，为其序，人兢传写，洛阳纸贵)。仆不敢当也。卧病羸 ( 夹注: 音驴，瘦也) 劣，支离
床间，日进食不半升，而喘如吴牛 ( 夹评: 吴牛畏暑，故见月而喘) 不能已，笔札之役，秋以为

期 ( 夹评: 句出《诗·氓》篇)。( 《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卷一，第 1b页)
《答江鸿胪》记王穉登推辞题序一事。此文用语简洁、辞气平和，仅有百字，却连续五处用典，彰显
了作者的才华，但也形成了一定的阅读壁垒。基于此，坊刻本通过评语对全文进行详尽注释，使学识
水平一般的读者借助评语也能快速掌握文意。这篇尺牍的评注准则也是全书评释体例的体现，《评释谋
野集》这类评本正是通过评语的 “知识化”注释讲解，为读者提供文学知识。
第三类阅读主题是提供潮流话题。晚明时期，短小隽永的小品文盛行，反映了当时社会求真求趣

的审美新变。现存坊刻评本中，陆云龙编评的 《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 以下简称 《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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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卓吾评选杨椒山集》卷一，《三异人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13 册，第 336—338 页。



家小品》) 是一部专收小品文的别集丛编评本，选录了屠隆、徐渭、袁宏道、汤显祖等十六人的小品
文，每家各二卷，附以评语。编者陆云龙致力于通过选文和 “予古人以心，予后学以眼”① 的评语，
展现丰富多样的阅读话题，其中便包含了旅游图册、书画资讯、名人信息等流行类别②。这些新颖的
阅读主题虽然是目前坊刻别集评点文献中的孤证③，但对于探析晚明文艺风气而言，仍具备参考价值。
其一，《十六名家小品》堪称一部旅行图册。陆氏收录的十六家小品文中，包括多种文体，其中

又以游记、书序、尺牍三种选文最多。对游记小品文的广泛收录，是为迎合当时的 “卧游”风尚。游
览山川美景是晚明社会的新风气，然而限于地理和经济因素，多数底层文人对于旅行往往是心向往之

而身不能至，只好借助阅读游记，感受游玩乐趣，故谓之 “卧游”。文编中，陆云龙在袁宏道、袁中
道、文翔凤、王思任四家小品文中专列 “游记”门类，选评他们代表性的纪游文章。其余各作家评本
内也有相关选文，见屠隆 《海览》《五色云赋》，汤显祖 《匡山馆赋》《吏部栖凤亭赋》，虞淳熙 《五
岳胜览序》《云门游记引》，锺惺《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文翔凤《游莫愁湖序》，黄汝亨 《岑山游
记》《姚元素黄山记引》，王思任《天台评》，曹学佺 《游武夷记》等。这些游记作品使读者拥有足不
出户即可尽览山水秀色的便利。陆氏在每篇文章之后还有精彩的点评，例如评袁宏道 《游华山记》
云: “著华之险，亦著游之趣。知退之痛哭尚未有得于游也。”④ 评袁中道 《游西山记》云: “绝是一
幅江南好画图。”⑤ 评文翔凤《游莫愁湖序》云: “历举江皋以神女名，支机石以织女名，温泉以太真
名，井以文君，村以昭君，薛涛增浣花溪之重，西施增若耶溪之艳，金谷托绿珠不朽，虎丘以紫玉留

声，方见莫愁可以重湖，典而核。”⑥ 评语就景观的自然、人文典故作进一步介绍，迎合了大众对游览
山水的向往，令读者于卧游中目迷神驰，全方位感受旅行之趣。
其二，书序、题跋在《十六名家小品》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晚明思想解放，加之图书市场繁

荣，使社会阅读兴趣渐趋多元。陆氏选评的书序小品文恰是一份晚明畅销书清单，包括屠隆 《唐诗品
汇选释断序》《少室山房稿序》，袁宏道《金刚证果引》《瓶花引》，汤显祖《王季重小题文字序》《牡
丹亭记题词》《邯郸梦记题词》《南柯梦记题词》，虞淳熙《徐文长文集序》《解脱集序》，袁中道 《助
道品序》《苦海序》《龙湖遗墨小序》，锺惺 《二十一史撮奇序》《诗归序》《简远堂近诗叙》《隐秀轩
时义自序》，黄汝亨《鸿苞序》 《歇庵集序》，陈仁锡 《藏书序》 《续藏书序》 《史记序》 《汉书序》
《三国志序》《奇赏自序》，董其昌《刘向说苑序》，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世说新语序》等。陆氏
的点评，一为概括书籍内容，如评 《诗归序》 “去肤以真，矫狭宜远，易熟就生，当是诗诀”⑦，评
《世说新语序》“《世说》一书，几令死吻复活，亦令闷胸欲开，化俗为文，转浅为蓄，文嫩为辣。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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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陆云龙《锺伯敬先生小品序》，《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小品》，何伟然、丁云和选，陆云龙评《皇明十六名家
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78 册，第 292 页。
需要说明的是，《十六名家小品》的选文和评语共同构建了一幅晚明社会百景图，除游记讲解、书画、名人信

息外，还涵盖了时事政治、社会风化、士人修养及文学创作技法等方面内容。本文限于篇幅，只讨论三类代表性的当
代潮流阅读主题。
事实上，如果抛开“别集”这一界定外，晚明书坊中并非只有陆云龙一家刊评名家小品文，崇祯三年 ( 1630)

郑元勋编纂的《媚幽阁文娱》首开“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的风气，是编按体裁收录各家小品文，并于文后附
评语 ( 参见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二集》十卷，《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72 册) 。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袁中郎先生小品》卷二，明崇祯六年峥霄馆本，第 2b叶。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78 册，

第 677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文太青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378 册，

第 245 页。
《翠娱阁评选锺伯敬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302 页。



郎苦心妙手，功烈可铭千古”①; 一为导读，如评《南柯梦记题词》“《鸿苞》一书，包括三教，四梦
亦该括三教。《鸿苞》似为渐阶，四梦大启顿门。言幻言真，俱指南之车”②，评 《助道品序》《苦海
序》两文云“先掬以《苦海》，后掖以《助道品》，可令人名利之心欲轻”③。这些详细的书籍信息和
阅读指示，可以有效激发读者兴趣，指导他们的购书和阅读，也可以使那些无力大量购买书籍的读者

满足好奇求知的愿望。其次，陆云龙还在该丛编评本中提供了诸多绘画、书法方面的信息，见徐渭
《画鹤赋》《与两画史》《八骏图叙》《纯阳子图赞》《书苏长公维摩赞墨迹》《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
《书马湘兰画扇》，李维桢《题杭景图》 《书萧元戎女乐图》，黄汝亨 《跋陈白阳阿房宫墨迹》，张鼐
《叙同榜兄弟图》等文。陆氏文后也常附有导读评语，如评徐渭《与两画史》云: “前是大局谱，后是
小景谱，画家应以为诀。”④ 评李维桢《书萧元戎女乐图》云: “集事之富，如粉白黛绿嫣然盈前。”⑤

指引读者了解如何创作和鉴赏书画。
其三，《十六名家小品》还展示了丰富的当代名士资料，以满足底层文人读者对名人生平经历的

好奇心。文编《总序》云: “今读雨侯品下签，如与十六公晤对一堂，扬扢风雅，天盖不能终夺贫士
权哉。”⑥ 即言明了编者的这项意图。以文编中对徐渭、黄汝亨两位名士的介绍为例: 刻画徐渭形象，
选徐渭《抄小集自序》、虞淳熙《徐文长文集序》、袁宏道《徐文长传》三文，向读者展示了徐渭坎坷
的生平经历，陆氏评云: “长公独帝词坛，文长几篡而有之，承拘冗之后，能打翻鹦鹉，踢倒黄鹤，诚
未易才也。”⑦ 化用苏词典故⑧，感慨文长之不遇。刻画黄汝亨形象，则介绍黄氏于西湖之上建造游船
“浮梅槛”的逸事。此游船绝妙处在于每年初春西湖梅花飘落时，船浮湖上，与落花融为一体，是谓
“孤山梅英沾筏，筏与俱浮”⑨，成为士林美谈。陆氏选录黄汝亨 《浮梅槛记》和虞淳熙 《浮梅槛诗
序》两文，评前者曰“自是韵事，何减苏公一苇”瑏瑠，评后者曰“以二七小女郎驾浮梅槛，而歌竹枝鼓
棹，应是天壤韵事也”瑏瑡，可谓与读者共品名士风雅。此外，对于李贽、袁宏道、锺惺等存有争议的名
人，陆云龙也自有一番见解。以李贽为例，对于官方禁毁李贽著作的举措，陆氏评袁中道 《龙湖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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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王季重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339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汤若士先生小品》卷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398 页。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665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徐文长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433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李本宁先生小品》卷二，《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484 页。
冯元仲《十六名家小品序》，《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155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267 页。
语出苏轼《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下片: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

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 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河北人民
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9 册，第 386 页)
虞淳熙《浮梅槛诗序》，《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第 378 册，第 272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黄贞父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561 页。
《翠娱阁评选虞德园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272 页。



小序》云: “文字亘古不磨，便消得以一生偃蹇偿之。然废其身，不能废其文，奈何? 请以质媢嫉
者。”① 评陈仁锡《藏书序》云: “但凭几句史书，个中埋没英雄多少，掩去奸雄多少，自须另出手眼，
方为读史，又何惜世人之怪乎。信非真能信，疑亦岂真为疑，卓老亦自听之已耳。”② 引导读者自主辨
明是非。对于同样饱受质疑的袁宏道和锺惺，陆氏也分别选评袁中道 《阮集之诗序》和锺惺 《与高孩
之观察》《与井陉道朱无易兵备》《与弟恮》等文章为其辩解。由此可见，陆云龙旨在通过选录名士小
品文和附加评语的方式，为底层文人读者提供真实详尽的当代名人资讯。
综上所述，在作品内容呈现方面，坊刻明别集评本有别于传统别集评本言志缘情的经典主题，大

量呈现讲史故事、文学知识、潮流资讯。这些主题反映了晚明底层文人群体的真实阅读诉求。对于他
们来说，通俗性仍是审美与接受的主流特征。他们热衷于“精忠节义”和 “才子风流”的历史人物故
事，同时渴望阅读当代名家作品，还在社会新风尚中关注时兴的文化娱乐活动和文坛讯息。为迎合读
者的这些消费需求，明别集这类雅文学文本被书商通过选和评两种手段，以更加通俗的面貌在图书市

场中出版、流通，这是晚明大众阅读文化繁荣的标志。

结 语

明别集坊刻评本虽然是晚明坊刻书籍中的小众门类，但对于还原晚明出版史的真实情况具备参考

价值。曾在出版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书商，因缺乏直接的文献材料，而在书籍史研究中处于失声状
态，但他们制作的评本是展现其商业智慧的重要材料。作为不同于科举教材、小说戏曲的新兴出版物，
坊刻明别集评本在以评语满足大众群体尚俗、尚浅的基本前提下，利用其 “雅”类面向，丰富了底层
文人读者的阅读生活。讲史故事类、学识读本类、文化资讯类评本都为读者带来了进阶性的知识与资
讯。这既是书商为谋利而做出的选择，也是大众阅读水平提高的表现。同时，这也加强了底层文人读
者与知识精英群体的精神连接，减少了二者身份差异所带来的信息隔阂，是晚明大众书籍文化的新特

征。明别集坊刻评本的产生，证实了在晚明社会中，本朝作家别集曾作为一种流行文化得到大众的阅
读，这类原本由士大夫精英创作的雅文学文本，在商业出版中体现出 “非经典性”的时俗内涵。这些
事实表明，明别集坊刻评本应当是在印刷繁荣的背景下，晚明俗文学向雅文学渗透的产物。

［作者简介］杨宜师，女，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马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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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翠娱阁评选袁小修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668 页。
陆云龙《翠娱阁评选陈明卿先生小品》卷一，《皇明十六名家小品》，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378 册，第

513 页。


